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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“我就是八路!”

一转眼,战斗的枪声迎来了又一个战斗的春天。
每到这个季节,也就是在青纱帐起来之前,敌人总是要来一次

大“扫荡”,进行“清乡”。今年,当然不会例外———这不,一次大规

模的“拉网式”“扫荡”,又气势汹汹地开始了!
我各地军民,早在敌人的“扫荡”开始之前,就已遵照县委的指

示做好了充分准备。敌人的“扫荡队”下乡以后,我们大刀队的勇

士们,和各村民兵配合一起,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个铜墙铁壁,神
出鬼没,连续出击,到处袭扰和打击敌人。

敌人,由于处处被动,连吃败仗,遭受了重大伤亡。后来,他们

又增加了人马,改变了战术,一心要找到我们八路军进行决战。可

是,我们的八路军大刀队,为适应上级更大的战略部署和全局的需

要,按照县委新的指示精神,又化整为零,开始分散活动了。
敌人找不到八路,急得赛群疯狗,四处乱窜。
大刀队的同志们,一面分散在各个村里深入开展群众工作,一

面利用分散活动的有利时机,又一次完成了县委布置的收集铜铁

的任务。与此同时,还和各村的民兵配合一起,跟敌人的“扫荡队”
进行周旋。

这天夜里。
一轮明月挂在天心。满天的繁星眨着眼睛。
梁永生和小锁柱两个人,在夜幕的掩护下,踏着月光来到了龙

潭街的关帝庙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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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生走路和他的为人一样,步步踏实有力。
他和小锁柱走进庙庭时,这村的一些民兵和群众已作好准备,

正在等着他们。永生拍拍迎着他走过来的黄二愣的肩膀问道:
“怎么样? 全准备好了吗?”
“都准备好啦!”
二愣一侧身,指着大殿的台阶说:
“队长! 你看———”
梁永生点头一笑,朝大殿台阶走过去。
大殿的台阶上,摆着十来副挑筐。每副挑筐里,都装满铜铁。

这些碎铜烂铁,是各村的抗日群众团体收集起来的。今天,梁永生

根据县委的指示,要将这一批军用物资送到主力部队的修械所去。
因此,梁永生将挑筐检查了一遍,然后便从群众中挑选了十来

名硬棒棒的壮汉子,担负挑着挑筐送铜铁的任务。这些人,全是抗

日的积极分子,都高兴地愿意承担这项光荣任务。
于是,运输队立刻成立起来了。
在这支挑筐运输队中,有老羊倌儿乔士英的儿子,名叫乔世

春。梁永生见他骨碌着两只大眼珠子,一个劲儿地各处乱撒打,就
问:

“世春,你撒打啥呀?”
乔世春从梁永生的表情上已经看出,梁队长已经猜出他的心

情了。因此,他没有正面回答梁永生的询问,而是反问永生道:
“梁队长,不是说有八路军同志护送吗?”
“是啊!”
“咋看不见他们?”
“他们是谁们?”
“八路呗!”
锁柱一步赶过来,拨拉一下世春的肩膀,又拍拍自己的胸脯

儿,质问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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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不是八路是啥?”
他又给了世春一撇子:
“你这个家伙! 眼眶子可真大呀! 连俺这么大个人都看不

见?”
乔世春伸了下舌头,笑了。
稍一沉,他又去问永生:
“梁队长,还有吗?”
“啥?”
“护送我们的呀!”
“当然还有喽!”
“在哪里?”
“不就在这里吗?”
“在这里?”
“是啊!”永生浅浅一笑,“我不算一个?”
永生这一说,世春大吃一惊:“呀!”
永生知道他惊啥,却明知故问道:“咋?”
乔世春伸出两个指头,朝梁永生举过来:
“就你们两个人?”
梁永生也伸出两根指头,又举向乔世春:
“两人还少吗?”
永生这一逗,人们全笑了。永生笑笑说:“人少,有人少的好

处———首先是目标不大,行动方便,不易被敌人发现……”
在梁永生说话的当儿,几个民兵来到了。
小锁柱望着武装得整整齐齐的民兵们,心里高兴起来。他挺

挺胸脯儿,站在民兵们的面前大声说:
“当前敌人又疯狂起来了,这回去送铜铁可不同于那几回,风

险是很大的! 正因为风险大,梁队长才要亲自护送!”他缓了口气

又说,“民兵同志们! 不怕死的站出来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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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怕死!”
头一个说话的是黄二愣。他学着锁柱的样子,也挺了挺胸脯

儿, 的一声向前跨进一大步,直挺挺地站在小锁柱的对面。接

着,其余的民兵们,又都学着二愣的架式,一个紧跟一个地站了出

来:
“我不怕死!”
“我不怕死!”
“俺也不怕死!”
锁柱开始部署了。他先点了几个民兵的名字,紧接着说:
“你们几个,跟我在一起!”
“是!”
“走在运输队的前头!”
“是!”
锁柱又转向黄二愣:
“你和其余几个民兵,跟梁队长在一起!”
“是!”
“负责断后掩护!”
“是!”
黄二愣要张嘴,可能是想要求上前头去。小锁柱没容他说出

来,又道:
“我是传达的梁队长的命令!”
他这一句,还真顶劲,把二愣的嘴给封住了。
梁永生笑着走过来,轻轻地拍着黄二愣的肩膀:
“有意见? 可以说嘛!”
二愣爽朗地说:
“没啦!”
梁永生一挥手臂,发布了命令:
“出发!”

4



随后,小锁柱第一个冲出了关帝庙门。其余的人们,一个紧跟

一个,尾随其后,也全走出去了。就这样,这支既威武又精悍的运

输队,便登程上路了。
他们出村不久,就消逝在夜幕中。
在他们的身后,留下了一溜吱扭咯扭的扁担声。在这扁担的

响声中,还混杂着间而有之的金属的撞击声。
次日偏午。
梁永生见挑铜铁的人们实在走累了,就命令大家在一条大道

沟里停下来,歇歇喘喘,并让人们利用这个时间,掏出随身带着的

干粮,打打尖,垫补垫补,好使身上长点力气,继续往前走。
谁知,人们正在歇着,吃着,担任警戒的小锁柱忽然来到梁永

生的面前,略带几分惊色说:
“糟了!”
“啥?”
“敌人上来了!”
正利用休息时间跟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故事的梁永生,听锁柱

这么一说,便立刻停下故事来到道沟崖上。他从沟沿上探出半个

头去,朝着锁柱指点的方向一望,只见在离此地一里多远的一片树

林后面,转出了敌人的大队人马。
看其动向,敌人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目标。
这伙步骑并进正朝这边扑来的敌军,人数不少,直锳得草叶横

飞,黄尘四起。
这时候,道沟里的人们,有的心里紧张起来。梁永生望着正在

逼近的敌人,心里也有点焦急。因为,根据县委的通知,今天就应

当把铜铁送到指定地点。永生知道,这种情况说明,我们的地下修

械所,目下正迫切地需要这种原料。
这时,梁永生心里想:“这些碎铜烂铁,是各村群众一点一点地

收集起来的。有的老大爷,为了支援战争,把自己心爱的铜烟袋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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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拧了下来;有的青年妇女,为了抗日救国,把自己陪嫁的铜洗脸

盆也自动献出了;还有的人,为了保住这些铜铁,被敌人打得头破

血流,宁死没有说出埋藏地点……这些东西,可真来之不易呀! 我

们得想尽一切办法,保住这些物资!”
他想到这里,猛然又想:“目前,敌人也正缺少这种物资。他们

为了弄到铜铁,正在到处抢劫搜翻。因此,无论如何,也不能让这

些铜铁落入敌人之手!”
怎么办? 这个问题,梁永生早有思想准备。现在,他一看果然

遇上了敌情,便胸有成竹地向锁柱命令道:
“你带领民兵,掩护着运送铜铁的群众快走! 注意:一定要按

照县委的要求送到指定地点!”
锁柱着急地问:
“你呐?”
梁永生斩钉截铁地说:
“不要管我! 执行命令!”
黄二愣从旁插言道:
“队长! 我和几个民兵跟你一块儿留下吧?”
梁永生又向二愣命令道:
“不! 你们都和锁柱一起去掩护群众!”
锁柱盯着梁永生愣了一下。这时,他从看惯了的、熟知各种表

情变化的梁永生的脸上,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不走是不行的了! 于

是,他捅了正然发怔的二愣一把,硬违背着自己的心愿说:
“二愣,服从命令!”
接着,他俩和其他民兵们,掩护着运输队,顺着道沟又迅速地

前进了。
与此同时,梁永生只身一人,进了旁边的一条斜向道沟,迎着

敌人飞跑而去。当他从道沟里赶到敌人的行军路线的左侧时,收
住了脚步。随后,他趴在沟崖上举目一望,只见敌人离运输队的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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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更近了。
看样子,再要迟延,敌人随时有可能发现运输队的目标。
怎么办? 开枪!
于是,他将匣枪擎在手中,瞄准敌人稠密的地方,一搂扳机儿,

嘎嘎嘎,匣枪吼叫起来。
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去。
有的敌人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滚下来;失去主人的战马在旷

野里奔驰着,时而伸开长长的脖子发出一阵阵哀声丧韵的嘶叫。
整个敌群,顿时大乱。
在这当儿,梁永生就像生怕敌人不敢向他这里来一样,又一连

打了几枪单发。这么一来,敌人可能已经发现永生这边人数不多

了,伴随着一阵冲锋号声,他们便一窝蜂似的扑了过来。
梁永生的目的达到了。
这时他感到如同肩释重担一样,身上格外轻松,心里也格外高

兴。接着,他便打一阵枪,顺着道沟跑一阵;再打一阵,又顺着道沟

跑一阵,引着敌人的大队人马朝着同运输队相背的方向追下来了。
梁永生边打边撤,且战且走。
敌人尾随其后,拼命追赶。
后来,当敌人发现梁永生只是只身一人时,他们那种扬风扎毛

的狂气劲儿更上来了。你瞧,这些家伙们又是尾追,又是包抄,小
炮声声,机枪阵阵,人喊马嘶,军号长鸣,直闹得硝烟滚滚,飞尘满

空,就像面对着千军万马的大敌一样。
这时候,一人一枪一口刀的梁永生,面对着这帮小题大做的饭

桶们,情不自禁地笑了:
“喔哈哈! 这声势还满不小哩!”
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,又朝敌群投去蔑视的一瞥,骂

道:
“一群菜虎子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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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罢,他提着匣枪又继续向后撤去。
就这样,梁永生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沟为掩护,牵着敌人

的鼻子越走越远,越走越远,让他们在这辽阔的大平原上进行着

“武装大游行”!
在这段时间里,敌人虽枉费了大量的子弹,可他们并没能伤着

梁永生这位老游击战士的一根毫毛。我们的梁永生,一面迅速地

但又是从容不迫地撤退着,又一面沉着还击,弹无虚发,使敌人的

背后,留下了一大溜尸体,还有那嗷嗷乱叫的伤兵!
可是,光这个打法能行吗? 打到多咱算个头儿哩?
梁永生在且战且走的路上,一直在琢磨甩掉敌人的脱身之计。

他走着打着想着,走着打着想着,他想了好长时间,也没想出个好

法子来。
怎么办?
只好继续边打边撤,且战且走,寻找着甩开敌人的时机。
当他撤退到宁安寨附近时,子弹打光了!
敌人三面包抄的椅子圈儿形成了。
而且,这个“椅子圈儿”,正越来越近,越来越小。
梁永生面对着从三面扑来的敌人,别无他路可走,只好扎进村

子。
敌人立刻将村子包围起来。
他们怕这个好容易被围住的八路跑掉,又设岗,又布哨,里一

层,外一层,将个宁安寨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接着,敌人又像一股恶

风似的卷进村来,实行了挨家挨户的大搜捕!
不一会儿,这宁安寨就翻了个过儿!
全村的群众,不论男女,也不分老少,全被强盗们赶到村中的

一个大场院里。
只有杨翠花一人例外。
这是怎么回事儿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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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是这样的:
梁永生进村后,知道自己再也冲不出去了,便朝他的家中奔

去。真好! 他还没到家,就碰上了杨翠花。也许有人会说:“太巧

了!”按说,也不算什么巧。你想想吧,梁永生正背着枪声从村头上

往家奔,杨翠花正迎着枪声从家中往村头上奔,他俩半路相遇,这
能算什么巧哩? 那么,杨翠花为啥迎着枪声跑出家? 她要到那枪

声大作的村头上去干什么?
因为她不放心,要到枪声起处去探望亲人,并想帮助自己的亲

人干点什么。哦! 这么说,杨翠花已经知道现在正跟敌人交火的

是梁永生了? 不! 她怎么会知道哩? 她是完全不知道的! 可你要

知道,经过几年战火熏陶的杨翠花,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贤妻良母

式的杨翠花了! 而今在杨翠花的心目中,亲人,不再仅是她的丈夫

和儿子了,而是所有的八路军战士! 另外,几年来的战争生活,还
使杨翠花这个农家妇女有了这样的常识:既然村头上枪声大作,不
是亲人遇险,便是两军交火! 她基于这种认识,便想:“亲人遇险需

要亲人营救,两军交火需要群众帮助,我怎能安坐家中不问不

闻? ……”
杨翠花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,只要听到附近响起枪声,她从来

不是躲得远远的,而是迎着枪声赶上去。有一回,一位受了伤的八

路军战士,正准备用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,杨
翠花一步赶到了。她将那位伤员掩藏在一个柴禾垛里,又用那伤

员仅有的那颗手榴弹,将追捕的敌人引开……还有一回,我们的一

支且战且走的小部队,正和敌人的一支大部队在村头交火,杨翠花

又一步赶到了。她利用农村妇女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便利条件,
将我们这支小队伍的一封联系信件,火速送到了另一支兄弟部队,
为一次成功的夹击敌人的战斗做出了贡献……几年来,被杨翠花

营救的革命战士何止一个两个? 杨翠花帮助部队做的事情又何止

一件两件?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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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说,今天梁永生和杨翠花的“相遇”,也算巧,也不算巧。
所以说它“也算巧”,是从翠花那一方面说的;因为她万没想到,她
正要去帮助的亲人,竟是她的丈夫梁永生!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

故吧,现在翠花一见到永生,感到有些惊奇!
可永生并不感到惊奇。
尽管这时的杨翠花还挎着一个红荆筐子,梁永生依然是对这

样的“巧遇”没有丝毫惊奇的感觉。这是因为,永生是了解他的妻

子的。
他既了解翠花为啥正在迎着枪声跑,他也了解翠花的胳膊上

为啥还挎着一个红荆筐子———这个红荆筐子里,有几个干巴馒头,
还有一些小枣儿、花生、核桃和柿饼子什么的,上面罩着一条蓝花

条手巾。几年来,这个装饰好了的筐子,是杨翠花手边的常备之

物。一旦上级让她去传送信件,她提起这个筐子就走,以走亲探病

为掩护,完成上级交给她的任务。一旦听到枪声往外跑时,她也总

是把这个筐子提在手中,为的是:万一跟敌人相遇,好以走亲探病

的身份掩护自己;若是自己的亲人需要她外出,她有这个筐子在手

可以马上就走,用不着窝回家来再做什么乔装改扮的准备了……
由此足见,梁永生既然了解上述情况,他显然是不会为目前和

翠花的“巧遇”而感到惊奇的。可是,他虽不感到惊奇,喜悦的感

觉,高兴的感觉,却还是有的,而且是很强烈的!
可也是啊! 由于战争的原因,尽管梁永生一直在这一带转游,

可是,到今天说话,他和翠花已有两个来月没有见到面了! 你想

啊,永生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,突然见到了翠花,他怎能不喜悦?
怎能不高兴哩? 当然是喜悦的,高兴的! 而且是应当喜悦,应当高

兴的!
不过,永生之所以喜悦和高兴,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夫妇之间别

来日久,更不是因为他在这安危莫测的严峻时刻见到了他的妻子!
那么,使永生喜悦、高兴的主要原因由何而来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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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:梁永生在意识到自己难以突出重围的情况之下,在预

见到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之后,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;这个

念头,带来一项艰险的紧急任务;这项任务,永生打算交给他的妻

子杨翠花同志去完成! 这便是梁永生进村后一直往家奔的原因。
你想啊,这不,他还没有奔到家,就在街巷里碰上了翠花,他不该喜

悦吗? 他不该高兴吗?
按常情,一别俩月的夫妻突然在这种情况下见了面,特别是这

两个月又是在战争中度过的,他们该是多么亲热? 又该有多少话

要说哩? 可是,在今天这种特定的情况下,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

妻所共有的革命责任感,不允许他们把这极其珍贵的时间用在那

一方面! 他们现在用那一闪即逝的目光代替了素常该说的所有话

语,冲口而出的头几句见面话竟是这个:
“你到哪去?”
“我要找你!”
“你找我干什么?”
翠花这句话,在永生的感觉中,却自然延伸地变长了———也就

是说,在这已经出口的话语之后,仿佛还有一句她觉着该说、而且

也想说的话,只是没有说出口! 那句话是:“有什么任务,你就下命

令吧!”
是的! 这时翠花的心里确实是有这样一句话,只是她那不大

听从指挥的嘴没有替她说出来! 不过,这也无妨! 因为她的眼神

和表情,已经帮助她的嘴巴作了补充;而且,它们的补充,比她用嘴

来说还要真切,还要清晰,还要明白!
梁永生说话了。
他虽没有说“我命令你”,可却又是以十分明显的命令口吻说

话的:
“你马上出村,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大刀队的同志们,传达我

的命令: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,不许他们轻举妄动!”
11



永生在说这句话时,心里是这样想的:“我现在已经被围,看来

也可能被捕! 我现在已经遇险,看来也可能遇难! 如果,大刀队的

同志们,万一听到了我在宁安寨被围或被捕、遇险或遇难的消息,
是肯定要发火,要急眼的! 倘若他们在一急之下,感情冲动,采取

了营救或报仇的行动,那必将遭受重大损失! 因为敌人的人马太

多了,又是在这大白天,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们为了我一个人的

安危而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的! ……”
梁永生这么多的心头想,到了他的嘴头上却变成了那么简单

的两句话,显然杨翠花是不能马上就理解他那道命令的全部含意

的。可是,杨翠花对她的丈夫梁永生这个人,是深刻了解的;她知

道已经成了共产党员的梁永生,无论在任何情况下,所想的,所说

的,所做的,都是从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。翠花出于这种

对丈夫的信任,她啥也没想,啥也没问,并将千言万语归纳成一句

最简练的话,说:
“好!”
翠花要走时,永生嘱咐她:“你要勇敢!”
翠花点点头,又嘱咐永生:“你要坚强!”
杨翠花告别了她的丈夫梁永生,拐弯抹角地向村边走去。由

于她对自己村子的地理情况太熟了,尽管敌人的岗哨林立,她通过

各种地形地物作影身,还是一层又一层地穿过了敌人各个岗卡的

空隙,避开了敌人哨兵的眼睛,悄没声儿地闯出村去,进入了一条

道沟。
到这时,翠花的心里踏实多了,便加快了步子朝前走下去。她

要奔向哪里? 她能和那些没有固定地点的大刀队战士们取上联系

吗? 能!
战争教育了群众,战争锻炼了群众。几年来的战争风暴,使杨

翠花增长了智慧。杨翠花从与敌人作斗争的实践中,也积累了丰

富的经验。另外,她通过多次地给八路军传书信、送情报,还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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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些和自己人取联系的方法,知道了一些我党、我军的联络地

点。因此,翠花对完成这次永生交给她的传令任务,是信心十足

的。
谁知,她正满怀信心地走着走着,突然发现了一个新情况———

前边的路口上,走动着好几个伪军! 原来是,敌人除了在村子附近

设上了层层岗哨而外,还在这远离村庄的地方设上了流动哨!
怎么办? 杨翠花急中生智,立刻转过身来,朝宁安寨的方向走

开了。就在她刚刚转过身,才迈出一两步的时候,敌人的流动哨也

发现了杨翠花! 一声大嗓的嚎叫,从翠花的背后追上来:
“站住———!”
杨翠花闻声扭过头,佯装惊恐地朝后张望着。她还没有说啥,

那伪军紧跟着又是一声:
“回来!”
翠花转过身,迎着敌人的流动哨走去。
她走了一阵,来到了敌人的面前,站住了。
好几个伪军,好几双贼眼,一齐朝杨翠花打量着。只见,站在

他们面前的这个人,身上穿着一身皂青,头上梳着发髻,无论打扮,
无论神态,都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妇女。那个领头的伪军看了

一阵开腔问道:
“哪庄的?”
“龙潭的。”
“上哪去?”
“上宁安寨。”
“干啥去?”
“走亲看病人去。”
这个伪军和杨翠花一问一答地说着,那个伪军撩开了杨翠花

那罩在红荆筐子上的手巾:
“嘿! 枣儿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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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嬉笑着,抓一把装进自己的衣袋里,又抓一把装进衣袋里。
这时,其余的几个伪军也凑上来了。他们抓枣的抓枣,抓花生的抓

花生,拿核桃的拿核桃,抢柿饼子的抢柿饼子……眨眼之间,杨翠

花的筐子成了空的了!
这当儿,杨翠花的表情一直是,见伪军们抢她筐子里的东西,

既不高兴又不敢言语。
伪军们将东西抢完后,一个伪军朝翠花一挥手臂说:
“回家去吧! 宁安寨已经封锁了,不许进!”
杨翠花又装成不懂事的样子,问:
“老总,为啥不让进?”
伪军不耐烦地说:
“少费话!”
杨翠花还在要求:
“老总,俺老姐病得厉害呀! 你们当行好,让我过去吧? ……”
一个伪军火儿了:
“你成心找麻烦怎么的?”
他说着,就要用枪托子来捣翠花。
翠花装出一副害怕的神色,往后退着。
她和这几个伪军纠缠了一阵,最后,又佯装成无可奈何的样

子,往龙潭的方向走去……
就这样,杨翠花胜利地闯过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岗卡。也就在

翠花安全闯过敌人的最后一道岗卡的同时,梁永生却正处在一种

十分困难的境地里!
自从杨翠花走后,梁永生就马上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。
可是,隐蔽在什么地方合适呢?
永生正想着,魏大叔来了。
魏大叔也是因为听到枪声不放心,出来探风的。他一望见梁

永生,猛然大吃一惊,并泼着命地跑过来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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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永生! 快,快上我家去!”
“窝藏八路的,和八路一律同罪!”敌人是这样说的,也一向是

这样做的。这一点,魏大叔不仅是有所耳闻,而且曾不止一次地目

睹其景。现在,魏大叔是,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,他要豁上自

己这条老命,把梁永生掩护下来。那么,梁永生呢? 他是不忍心让

这大年纪的魏大叔跟着受连累的,因而有些犹豫。可是,这个决心

下定了的魏大叔,不管永生犹豫不犹豫,更不等他表示同意不同

意,拉上永生就走。好在他家离此地不远,不大一会儿,魏大叔便

将梁永生硬拽到他家来了。进家后,他一面喝招老伴儿替永生更

衣换装,一面亲自动手将永生的匣枪和大刀埋藏起来。
这一切,对梁永生来说,都是属于“半强迫”“半自愿”的。他所

以还有个“半自愿”,心里是这么想的:“匣枪没子弹了,留在身上也

没用了! 大刀虽还有用,可是,光靠这一口刀是不能突围的了,而
且还会因我和敌人进行以命换命的搏斗,势必给这‘窝藏八路’的
魏大叔老夫妇造成一场大灾大难! ……”至于永生为什么还“半自

愿”地更衣换装,那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了:几年来,不是曾有许多

游击战士,将自己打扮成老百姓混过了敌人的眼目吗?
梁永生改扮已毕,又让魏大婶去把那上了门闩的角门儿敞开,

他便随手拿起泥板、瓦刀,蹲在屋门口上砌起墙根来。
魏大婶愣沉一下,凑过来提议道:
“永生,叫我说,你不如去躺在炕上,盖上被……”
永生笑道:
“装病?”
“是啊!”
“没用!”永生摇着头说,“帝国主义,口头上最爱讲的是‘人

道’,可是他们所想的,所做的,又是最惨无人道!”他见大婶对这些

话不大懂,又说,“敌人是永远不会发‘慈悲’的! 期望敌人发‘慈
悲’的人,比傻得不懂事的人还要傻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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